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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前有个扫烟囱的小孩，名叫汤姆。这个名字很短，

你从前也听见过，所以你记起来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。

他住在北方一个大城市里。城里有很多的烟囱要扫，

所以汤姆有很多的钱可赚，汤姆的师傅因此就有很多的

钱可花。汤姆不会读书，也不会写字，他自己也不想读

书写字。他从不洗脸，再说他住的院子那边也没有水。

他在一天当中，有时候哭，有时候笑。碰到要爬上

黑暗的烟囱，把他膝盖和胳膊肘子擦破皮时，他就哭；

碰到煤灰迷了眼睛，他也哭，这种事情是天天都有的。

他师傅打他时，他也哭，这也是天天有的。他肚子吃不

饱时也哭，这同样也是天天有的。可是跟别的孩子掷铜

钱，或者跳田鸡，一根根木桩跳过去；或者看见有人骑

马跑过时向马腿扔石子，碰到这种时候，他就笑了。尤

其是向马腿扔石子，如果附近有堵墙可以给他躲起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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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，最够味儿。

至于扫烟囱、饿肚子和挨打，汤姆认为这都是世界

上应有的事情，犹如下雨下雪和响雷一样，也犹如老驴

挨过一阵子冰雹一样，汤姆对这类事情总是勇敢地硬一

硬头皮挨过去，然后摇摇头，照样欢欢喜喜，想着好日

子总是要来的。到那时候他将长大成人，而且是个扫烟

囱的好手，坐在酒店里喝一大杯啤酒 打，抽着长烟斗，

纸牌时 穿赌的都是银币，

的是绒布 养衣服和皮靴，

一头有一只灰色耳朵的白

叭儿狗，把小狗装在自己

口袋里，就像一个男子汉

一样。

他也要收学徒，收上
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只要

收得到就收。妙啊，他也

要虐待他们，打得他们团

团转，像他的师傅对待他

那样。他要叫他们把装煤

灰的口袋扛回家去，自己

却骑着驴子走在他们前面，

嘴里含一根烟斗，衣领纽

扣孔里插一朵鲜花，像个

国王走在自己军队的前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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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样。 ，所以，只要逢到他师对啊，好日子总是要来的

傅让汤姆喝一口他喝剩的啤酒脚时，汤姆就是城中最快活

的孩子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神气十足的小马夫骑马来到汤姆住的

院子里。汤姆这时躲在墙后面，正预备用块破砖扔那人

的马腿，这是那一带地方对待生人的一种风俗。可是马

夫瞧见了汤姆，就招呼他，问他那个扫烟囱的葛林先生

住在哪儿。葛林先生原来就是汤姆的师傅。汤姆向来懂

得生意经，对主顾总是客客气气，就悄悄地把破砖放在

墙后，跑过来接生意。

那人叫葛林 哈特荷佛爵爷府上先生明天早上到约翰

去，因为爵爷那里原来扫烟囱的人给关进监牢里去了，

府里的烟囱没有人扫。说完他就上马走了，连汤姆也来

不及问他那个扫烟囱的人给关进监牢是为什么。汤姆自

己也曾经有一两次给关进监牢，所以这事使他很感兴趣。

还有，那个 褐黄色的绑腿套，马夫的外表非常整洁

褐黄色的裤子，褐黄色的短外褂，打了一条雪白的领带，

领带上插一根漂亮的别针，一张干净的红润的圆脸

这种派头最使汤姆厌恶。他认为这人是个傲慢无礼的家

伙，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，装得神气活现，其实这些衣

服全是别人买给他的。汤姆依旧走到墙后面去拾那块破

砖头。但是他一想，这人是来讲生意的，并没有恶意，

汤姆这些思想当然是要不得的，但后来改正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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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算了。

他的师傅一听说有这么一个新主顾，快活得不像样

子，把汤姆一拳打倒在地上。平时晚上他都是喝两杯啤

酒，那天晚上他又多喝了几杯，为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好

起来。他的理由是，一个人醒来时头越痛得厉害，就越

要跑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第二天早上四点钟，

他真的起来了，起来又把汤姆一拳打倒在地上，这样算

是给汤姆一次教训（就像那些少爷们在学校里经常受着

教训一样），好叫他这一天内特别安分一点儿，因为他们

要上一家大户人家去，只要能做得使主顾满意，好处可

能多着呢。

汤姆也是这样想法。就是他师傅不打他，他也会极

力装得规规矩矩的，因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该是哈

特荷佛府了（虽然他并没有见过）；而且哈特荷佛爵爷或

者约翰爵爷（他是见过的，因为汤姆两次都是被他送进

监牢里去的）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。

哈特荷佛府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地方，就在富足的北

方也是个了不起的地方。一座庄园，养着很多鹿。汤姆

把这些鹿认做专门喜欢吃小孩子的妖怪。这里有好几英

里长的禁猎场，葛林先生和那些青年矿工有时候偷着进

去捉山鸡等野味吃。就在这种时候，汤姆瞧见了那些山

鸡，心里盘算这些山鸡吃起来不知是什么味道。一条壮

阔的河流，河里出鲑鱼，葛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也想溜进

去捉鱼，可是要捉鱼就得钻进冷水里，这个他们可不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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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。总之，哈特荷佛府是个了不起的地方，而且约翰爵

爷也是个了不起的老头儿，连葛林先生都尊敬他。葛林

先生尊敬他是因为，如果葛林是罪有应得的话，他就可

以把葛林关进监牢里去。他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把人关进

监牢里去呢。葛林先生尊敬他，是因为好多英里长的土

地都是他的产业；是因为在那些养着猎狗的一班乡绅中

间，他是个快乐的、诚实的、讲道理的人。他认为应该

怎样对待他的邻居，他就怎样对待。他认为自己应该拿

什么，他就拿什么。不但如此，他的身体足有两百磅重；

胸围有多少，谁也没法说。这儿打得过葛林先生的人很

少，可是他要是跟葛林先生打一架的话，那准会把葛林

打倒。不过，孩子，这事在约翰爵爷做来是不大好的。

多少事情都是这样，尽管你心里非常想做，但是你不能

做，这也是如此。葛林先生因为尊敬约翰爵爷，所以当

约翰爵爷骑马经过城里的时候，葛林先生总要举手到帽

檐向他敬礼。

。我敢说，你们从来就没有在夏天半夜三点钟起来过

有些人夜里三点钟起来是为了捉鲑鱼；有些人三点钟起

来是为了爬阿尔卑斯山；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三点钟起来

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，不得不起来，就像汤姆这样。可

是，说实在话，夏天半夜里三点钟起来是一天二十四小

时里面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面最最受用的时刻。至于

英国北方夏季天亮得特别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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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大家都不在这个时候起来，我也说不出，只好说

他们故意要把白天做得了的事情放在晚上做，好毁掉自

己的脑力和健康的肤色罢了。汤姆呢，既不在晚上八点

半钟出去吃晚饭，也不在晚上十点钟赴跳舞会，并且也

不从夜里十二点钟跳舞跳到早上四点钟。汤姆在他的师

傅七点钟上酒店的时候，就睡觉了，睡得同一头死猪一

样。所以当那些老爷、太太们正预备去睡觉的时候，汤

姆已经准备起来了；就像雄鸡那样没有礼貌，总是一早

起来把那些女仆们叫醒。

汤姆就这样跟他的师傅一同出发。葛林先生骑着驴

子走在前面，汤姆带着烟囱刷子走在后面，出了院子，

到了 着街上，在那些关闭的百叶窗前面走过，在那个

眼睛的疲倦的警察前面走过，在半明不暗的晨光里映得

半明不暗的那些屋顶下面走过。

他们穿过煤矿工人的村子，这时家家都关着门，静

悄悄的。他们穿过路上的关卡。这时候他们就到了真正

的乡下了。两人沿着黑色的扬起灰尘的泥路前进，路两

旁堆的全是黑煤渣，有墙那样高，耳朵里只听见附近煤

田里挖煤机器嘶鸣着，并且发出冬冬冬的声音，此外什么

声音也没有。可是不久路就变成白的，墙也变白了，墙脚

的野草长得多高，野花开得很鲜艳，全都给露水湿透。挖

煤机器的嘶鸣声已经听不见了，只听见云雀儿高高在天

上唱着晨歌，芦苇里小鸟啁啾，它已经这样唱了一夜了。

余下的全是一片寂静。因为地球老婆婆这时还在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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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着，而且她睡时比醒时还要美丽。大榆树在金绿交映

的草场上面沉睡着，树底下那些牛也沉睡着 。唉 ，还 有

附近的几块白云也同样沉睡着，疲倦得好似全都躺到地

面上来，夹在榆树的枝干中间，沿着河边赤杨树的树顶，

望去就像一条条白雪或者白沙，要等太阳唤它们起来，

然后再升上澄澈的晴空去做它们白天做的事情。

两个人向前走去。汤姆不住地四下张望，因为他从

来没有跑到这样远的乡下来过。他多么想爬过一处栅门，

去摘毛茛花，并且寻找篱笆里的鸟窝。可是葛林先生是

个生意人，绝对不肯答应他的。

不久他们碰到了一个穷爱尔兰女人，她背着一个包

袱在路上走着，走得很艰难。她头上裹一块灰色头巾，

穿一条大红裙子，叫人一看就断 来的。定她是从加尔威

她光着脚不穿鞋子，也不穿袜子，一拐一拐地走着，人

好像很疲倦，两脚也走得很酸痛似的。可是她长得很高，

很美，有一双明亮的灰色眼珠，又乌又密的头发拖过两

颊。葛林先生看得非常中意，所以当自己走近她时就向

她喊道：“这路太硬了，不是你这双尊贵的脚走得了的。

你上这驴子，骑在我后面好不好，姑娘？”

可是，也许她不喜欢葛林先生的样子和他讲话的口

气，她冷冷地回答：“谢谢，我不上来。我倒愿意跟你

英国的夏季，牛羊都不回牛栏、羊栏，而是在田里过夜。

加尔威在爱尔兰西部的康特郡，当地的妇女就是这样装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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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小孩子一块儿走。”

“随你的便。”葛林气哼哼地说，照旧抽他的烟。

那女人就跟汤姆并排走起来，一面跟汤姆谈着话，

问他住在哪里，知道些什么事情，又问到他全部的身世。

谈到后来，汤姆觉得自己从不曾见过这样说话讨人喜欢

的女人。

接着汤姆问她的家在哪里。她说远在大海那边。汤

姆问她海是怎样的。她就告诉他，在冬季的黑夜里，海

怎样在礁石上翻腾，怎样怒吼；在明朗的夏季的白天里，

海又是怎样静静地睡着，让孩子们在海里游泳和玩耍。

她还跟他讲了许多关于海的故事。汤姆听了巴不得能够

去看一看大海，而且照样在海里游一下。

终于他们走到山脚下泉水边。这泉水并不像你在这

儿见到的两种泉水：一种是从一个潭里面白沙粒里沁出

来的，潭里面长了些红捕蝇草、酸葫芦和芬香的野白兰；

另一种是，在长了一丛丛羊齿草的狭谷中，从温暖的沙

岸下流出来的，翻着泡沫，把水底的沙打着漩，这样日

日夜夜，终年不绝。这泉水和上面的两种泉水都不像，

是十足的北方石灰泉，就和西西里岛或者希腊的那些泉

水一样。古代人幻想这些泉水旁边常常有女水仙在热天

里坐着纳凉，同时牧羊人躲在树丛后面向她们窥望。这

股汹涌的泉水就从一座石灰岩脚下的一个矮石洞里冲出

来。它翻泡溅沫，发出声音，清澈得使人简直分辨不出

哪儿是水，哪儿是空气。泉水低低沿着路旁流去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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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道溪流，这股水的力量足够推动一座碾子。在泉水四

周开着淡青的绣球花、金黄的毛茛花、野生的覆盆子和

开得像一堆堆白雪似的山樱花。

葛林在泉水旁边站着观望；汤姆也在望。汤姆心里

想，不知道有没有东西住在黑洞里面，夜间从洞里出来

在草地上飞翔。可是葛林却一点儿心思不想。他一句话

不说，下了驴子，爬过那座矮墙，跪在泉水旁边，就把

自己那个难看的脑袋在泉水里浸起来，弄得泉水很脏。

汤姆却在急急忙忙摘野花。爱尔兰女人也帮助他摘，

并且教给他怎样扎花。两人把花扎成一个很美丽的花束。

可是当汤姆看见葛林真个洗起脸来时，他就花也不扎了，

看得甚为诧异。等葛林洗完脸，摆动着两只耳朵使耳朵

干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咦，师傅，我从没有看见你洗

过脸呢。”

“你很可能不会再看见。我洗脸并不是要干净，而是

要凉爽一下。要我像一个满脸煤灰的青年矿工，每隔个

把星期洗一次脸，那才丢人呢。”

“我也巴不得把头放在泉水里浸一浸呢，”可怜的小

汤姆说，“这样管保跟把头放在城里抽水机下面一样痛

快；而且这里可没有教区 里的人把你赶走。”

“你跟我来，”葛林说，“你要洗什么脸？你又没有
”

像我昨天晚上那样喝了半加仑的啤酒。

教区是教会中划分的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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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管你是怎么回事。”淘气的汤姆说，就跑到泉

水旁边洗起脸来。

葛林本来有一肚子气，因为那个女人宁愿跟汤姆在

一起，不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骂了汤姆许多难听的话，

把汤姆从地上一把抓起，痛打起来。可是汤姆已经挨惯

了这一套，他把头藏在葛林两只大腿中间，不让他打到，

同时使劲踢他的脚踝。

“你难道不觉得可耻吗，葛林？”爱尔兰女人在墙那

一边喊。

葛林抬头一看，听她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吃了一惊。

可是他只回答：“不觉得，而且永远不觉得。”又继续打

汤姆。

“这的确就是你。如果你过去觉得羞耻的话，你老早

就会回到凡谷去了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凡谷？”葛林叫出来，可是他住手不打

汤姆了。

“我知道凡谷，我也知道你。譬如说，两年前马丁节

的夜里，在赤杨泽那边发生的事情，我就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葛林大声喊。他丢下汤姆，爬过矮墙，

和那女人面对面站着。汤姆当做他会打那女人，可是那

女人正言厉色地看着他，使他不敢下手。

“是的，我当时在那里。”爱尔兰女人冷静地说。

即圣马丁节，在十一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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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林骂了她许多下流话，后来说：“听你的口音，

你并不是一个爱尔兰女人。”

“你不用管我是谁。总之我是看见了。如果你再打这

个孩子，我就可以把我知道的事情说出来。”

葛林好像很害怕，他没有再说什么就骑上驴子。

“你站着！”爱尔兰女人说，“我还有一句话要向你

们两个人说，因为你们两个在事情完结之前，都还要见

到我。那些愿意清白的人得到的将是清白，那些自甘下

流的人，将要下流到底。记着。”

她转身走了，穿过一座栅门，向草场走去。葛林一

动不动站了一会儿，就像吓呆了似的。后来他跑去追她，

叫道：“你回来。”可是当他赶到草场上时，草场上并没

有什么女人。

她躲起来了吗？这儿并没有什么地方躲得了。可是

葛林仍旧四处找她，汤姆也找她，因为汤姆跟葛林一样，

对她这样突然不见，弄得迷迷糊糊。可是不管他们怎样

找寻，那女人还是找不到。

葛林又回来了，呆如木鸡似的，一声不响，因为他

心里有点儿害怕了。他骑上驴子，重新装上烟斗，抽着

烟，不再惹汤姆。

当时他们又走了三英里多路，就到了约翰爵爷庄园

的门口。

那些看守庄子的人住的房子都非常高大。铁栅栏的

园门也非常高大，有两根石头做的门柱，每根柱子上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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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了一个怕死人的恶鬼。恶鬼有一嘴獠牙，头上两只角，

拖着一条尾巴。据说约翰爵爷的祖先参加玫瑰战争 时，

头上戴的就是这种鬼头盔。他那些祖先一定是小心谨慎

的人，戴这种鬼头盔就是为了吓唬那些敌人，使他们看

见了赶快逃命啊。

葛林拉一下门铃，就有一个管园子的人走出来，开

了门。

“爵爷叫我等你呢，”他说，“你听着，规规矩矩由

大路走，不要乱跑；回来的时候，可不要让我捉到你偷

了什么兔子之类。我要仔细搜查呢，你记着。”

“假如藏在煤灰袋下面，你可搜不到啦。”葛林说，

自己大笑起来。管园子的也笑了，就说：“你既然是这样

的人，我还是陪你一起上大房子去吧。”

“我想你顶好陪着我。老兄，看守园内山鸡野兔的是

你，不是我啊。”

管园子的跟他们一起走了，一路上跟葛林谈得很开

心，这使汤姆看了诧异之极。其实管园子和小偷并无分

别，在家里是管园子的，到了外面就是小偷，汤姆哪里

知道呢？

他们在一条两边是菩提树的大路上走着，这条路足

足有一英里长。汤姆从菩提树枝干中间望见许多鹿睡在

羊齿草里，头上鹿角竖得很高，看得他心惊胆战。这样

玫瑰战争是十五世纪英国两个贵族互争王位的战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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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树，汤姆从来就没有见过，他抬起头来，好像青天

就歇在树顶上。可是最使他弄不明白的是一种古怪的嗡

嗡声，一路走来都听得见。汤姆愈来愈弄不明白，索性

鼓起勇气来问管园子的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他说话时非常恭敬，并且喊他“老爷”，实在是由于

心里非常害怕他罢了。管园子的听汤姆称他“老爷”很

是高兴，就告诉汤姆，说这些是菩提树上采花的蜜蜂。

“蜜蜂是什么？”汤姆问。

“做蜜的。”

“蜜是什么？”汤姆问。

“你不要噜苏。”葛林说。

“你别管这孩子，”管园子的说，“这个小家伙很懂

得礼貌，在他是很难得的。要是跟你这种人在一起，不

久一定会变坏。”

葛林大笑。他觉得这话对他是一种恭维。

“我但愿能够做个管园子的，”汤姆说，“能够住在

这样美丽的地方，穿上绿丝绒衣服，而且纽扣上还挂着

一个真正的唤狗的哨子，像你这样。”

管园子的笑了，他总算是个好心肠的人。

“孩子，要学会少管闲事。你的饭碗无论如何比我的

要靠得住多啦。你说对吗，葛林？”

葛林又大笑起来。接着两个人谈话的声音放得很低。

不过汤姆还能够听得出是在争执进行偷猎的事情。最后

葛林粗暴地说：“你有什么理由不信任我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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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目前没有。”

“那么等你有了理由之后再问我什么问题，因为我是

个正派人。”

这话引得两人又大笑一阵，因为他们认为很可笑。

当时他们已经走到大房子前面的大铁门前面。铁门

里面盛开着杜鹃花和红蜘蛛，汤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只

顾望着，心里在想，这房子可大啊，真不知里面有多少

烟囱。又想，这房子不知道多少年前造的，造这房子的

人叫什么名字，他造这房子不知拿到多少钱。

可是汤姆和他的师傅并没有从大铁门进去，像公爵

和主教进来时那样，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子，从房子后面

一个小小后门进去。放他们进去的是一个倒煤灰的男仆，

怪难看地打着哈欠。在过道里他们碰见女管家，穿了一

身花花绿绿的印花睡衣，汤姆几乎把她当做爵爷太太。

她用许多严厉的话吩咐葛林要当心这个，又要当心那个，

就好像爬上烟囱的是葛林而不是汤姆似的。葛林听着她

吩咐，不时低声对汤姆说：“小鬼，你要记着这个。”汤

姆真个记在心里，至少能够记得多少就记得多少。后来

女管家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里，房里的东西全用大张的

牛皮纸盖着，就命令他们动起手来，讲话的声音又高又

傲慢。汤姆呜咽了两声，又被他师傅踢了一脚，就这样

钻进炉格子，爬进烟囱里去。一个女仆留在房间里面看

守家具；葛林先生跟她讲了许多讨好的话，又像开玩笑，

又像献殷勤，可是女仆很少理睬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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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姆究竟扫了多少烟囱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他扫

得非常之多，所以扫得很疲倦，而且 弄得迷迷糊糊的，

因为那些烟囱和汤姆一向在城里扫的烟囱不同，又大又

曲折，曾经改建过好多次，所以管道弄得分不清，有点

儿纠缠在一起了。乡间老式 墅里的烟囱都是这样子，

你只要爬上去一看就明白了，不过恐怕你未见得肯爬上

去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汤姆在烟囱里面简直迷失了方向。

迷失方向在他倒无所谓，而且他钻在烟囱里就像鼹鼠钻

在地下一样成为习惯，反正眼前是一片漆黑。可是到了

最后爬下烟囱，他以为走对了时，偏偏走错了。他发觉

自己站在一间房间的炉毯上面。这样的房间，他有生以

来就没有瞧见过。

是的，这样的房间汤姆从来就没有瞧见过。他从前

走进的上流人士的房间都是地毯卷起来，窗帘放下，家

具堆放在一起并且用块布盖着，墙上的画都是用围裙或

罩衫遮上。汤姆时常盘算，这些房间安排妥当之后，给

那些高贵的人们起坐时，不知道是什么模样。现在可看

见了，而且他觉得房间看上去非常之美。

房中的陈设全是白色：白窗帘，白帐子，白家具，

白色的墙壁，另有几处画上几根粉红色的线条。地毯上

满是鲜艳的小花。墙上挂的画都装有金框子，有些画的

绅士贵妇，有些画的骏马猎狗，汤姆看了觉得非常有趣。

汤姆欢喜那些马，可是不大中意那些狗，因为里面没有

叭儿狗，连一条小猎狗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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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接着看见一个洗脸架，上面放着水壶、面盆、肥

皂、刷子和毛巾。还有一个大浴缸，里面放满清水。这

么一大堆东西，全为了洗脸、洗澡用的，这使汤姆看了

很弄不明白。汤姆想：“照师傅的那一套说法，她一定

是个脏女人，才需要这么多的水来洗。可是洗了之后，

她把污水藏到哪里去了呢？我在房间里看不见一点儿肮

脏，她用的毛巾也一点不脏，从这一点可以推想她一定

是个狡猾的女人。”

后来，他朝床上望望，那个脏女人被他瞧见了；这

使他惊得气都不敢透出来。

睡在雪白的被单下面，枕

着雪白的枕头，原来是一位极

其美丽的小姑娘。这样美丽的

小姑娘汤姆从来还没有见过。

她的两颊就和枕头一样白，

头发就像金丝，在床

上散成一片。她的年

龄大致和汤姆一样大，

也许大一两岁；可是

汤姆心里并没有想到这些。

他只想到她的嫩皮肤和金

黄的头发，弄不明白她到底

还是个真正的活人， 是他在店

里 。可是当看见的那种蜡娃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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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看见她呼吸时，他断定她是个活人。他眼睛睁得多么大

地站在那儿望她，就好像她是天仙下凡一样。

不对。她不可能是肮脏的。她永远不会肮脏，汤姆

自己在想。后来他又想：“是不是所有的人洗了之后都

像她这样呢？”他望望自己的手腕，想把上面的煤灰搓

掉，一面盘算这些煤灰会不会搓得下来。“如果我长得

像她这样干净，敢说我的样子要好看得多。”

汤姆向四面望望，忽然看见一个又丑又黑、衣服褴

褛的小孩子靠近他站着，一双烂眼睛，露出一嘴白牙在

笑。他怒冲冲转向这个孩子。这样漆黑的瘦猴子跑到这

样可爱的小姑娘房里来是什么意思？再一瞧时，原来是

一面大镜子里照出来的自己的形象，汤姆从来没有看见

自己这副模样过。

正因为汤姆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这样肮脏，他

又羞又怒，就哭了出来。他转身准备轻手轻脚再爬进烟

囱躲起来，可是把炭栏撞倒了，弄得火棒也摔下来，那

个声音就像一万只洋铁壶拴在一万只疯狗的尾巴上拖着

跑一样。

床上的小姑娘跳了起来，看见汤姆，尖声尖气叫得

就像一只孔雀。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保姆从隔壁房间里赶

进来，看见汤姆这副模样，断定他是个抢东西和杀人放

火的强盗。这时汤姆正跌在炭栏上，老保姆飞快向他赶

过来，一把抓着他的外褂。

可是她并没有捉到他。汤姆曾经有好多次被警察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